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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顺生录（上） 

顺生录之一 别录一 

陈言边务疏

弘治十二年，时进士。

迩者窃见皇上以彗星之变，警戒修省，又以虏寇猖獗，

命将出师，宵旰忧勤，不遑宁处。此诚圣主遇灾能警，临

事而惧之盛心也。当兹多故，主忧臣辱，孰敢爱其死！况

有一二之见而忍不以上闻耶？

臣愚以为今之大患，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

名，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；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，

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。习以成俗，互相为奸。忧世者，谓

之迂狂；进言者，目以浮躁；沮抑正大刚直之气，而养成

怯懦因循之风。故其衰耗颓塌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。

今幸上天仁爱，适有边陲之患，是忧虑警省，易辕改辙之

机也。此在陛下，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、惩艾而振作之

者矣。新进小臣，何敢僭闻其事，以干出位之诛？至于军

情之利害，事机之得失，苟有所见，是固刍尧之所可进，

卒伍之所得言者也，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？虽其所陈，未

必尽合时论，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，则又不可以苟避乖

剌而遂已于言也。谨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：一曰蓄材以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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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；二曰舍短以用长；三曰简师以省费；四曰屯田以足食；

五曰行法以振威；六曰敷恩以激怒；七曰捐小以全大；八

曰严守以乘弊。

何谓蓄材以备急？臣惟将者，三军之所恃以动，得其

人则克以胜，非其人则败以亡，其可以不豫蓄哉？今者边

方小寇，曾未足以辱偏裨；而朝廷会议推举，固已仓皇失

措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一二人之外，曾无可以继之者矣。

如是而求其克敌致胜，其将何恃而能乎！夫以南宋之偏安，

犹且宗泽、岳飞、韩世忠、刘锜之徒以为之将，李纲之徒

以为之相，尚不能止金人之冲突；今以一统之大，求其任

事如数子者，曾未见有一人。万如虏寇长驱而入，不知陛

下之臣，孰可使以御之？若之何其犹不寒心而早图之也！

臣愚以为，今之武举仅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，而不足以收

韬略统驭之才。今公侯之家虽有教读之设，不过虚应故事，

而实无所裨益。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，择文武兼济之

才，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，习之以书史骑射，

授之以韬略谋猷；又于武学生之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，使

之相与磨砻砥砺，日稽月考，别其才否，比年而校试，三

年而选举；至于兵部，自尚书以下，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

迭巡边，于科道部属之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，因

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，边关之要害，虏情之虚实，事

势之缓急，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；则一旦有急，所以遥度

而往莅之者，不虑无其人矣。孟轲有云：“苟为不畜，终

身不得”，臣愿自今畜之也。

何谓舍短以用长？臣惟人之才能，自非圣贤，有所长

必有所短，有所明必有所蔽；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惩于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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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后有所警于后。吴起杀妻，忍人也，而称名将；陈平受

金，贪夫也，而称谋臣；管仲被囚而建霸，孟明三北而成

功，顾上之所以驾驭而鼓动之者何如耳。故曰：用人之仁，

去其贪；用人之智，去其诈；用人之勇，去其怒。夫求才

于仓卒艰难之际，而必欲拘于规矩绳墨之中，吾知其必不

克矣。臣尝闻诸道路之言，曩者边关将士以骁勇强悍称者，

多以过失罪名摈弃于闲散之地。夫有过失罪名，其在平居

无事，诚不可使处于人上；至于今日之多事，则彼之骁勇

强悍，亦诚有足用也。且被摈弃之久，必且悔艾前非，以

思奋励；今诚委以数千之众，使得立功自赎，彼又素熟于

边事，加之以积惯之余，其与不习地利、志图保守者，功

宜相远矣。古人有言：“使功不如使过”，是所谓“使过”

也。

何谓简师以省费？臣闻之兵法曰：“日费千金，然后

十万之师举。”夫古之善用兵者，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

犹且“日费千金”；今以中国而御夷虏，非漕輓则无粟，

非征输则无财，是故固不可以言“因粮于敌”矣。然则今

日之师可以轻出乎？臣以公差在外，甫归旬日，遥闻出师，

窃以为不必然者。何则？北地多寒，今炎暑渐炽，虏性不

耐，我得其时，一也；虏恃弓矢，今大雨时行，觔胶解弛，

二也；虏逐水草以为居，射生畜以为食，今已蜂屯两月，

边草殆尽，野无所猎，三也。以臣料之，官军甫至，虏迹

遁矣。夫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今师旅既行，言已无及，

惟有简师一事，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。夫兵贵精不贵多，

今速诏诸将，密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，而余

皆归之京师。万人之声既扬矣，今密归京师，边关固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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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，是万人之威犹在也；而其实又可以省无穷之费。岂不

为两便哉？况今官军之出，战则退后，功则争先，亦非边

将之所喜。彼之请兵，徒以事之不济，则责有所分焉耳。

今诚于边塞之卒，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，以其所以赏

京军者而赏之，旬日之间，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，奚必

自京而出哉？

何谓屯田以给食？臣惟兵以食为主，无食，是无兵也。

边关转输，水陆千里，踣顿捐弃，十而致一。故兵法曰：

“国之贫于师者远输，远输则百姓贫；近师贵卖，贵卖则

百姓财竭”，此之谓也。今之军官既不堪战阵，又使无事

坐食以益边困，是与敌为谋也。三边之戍，方以战守，不

暇耕农。诚使京军分屯其地，给种授器，待其秋成，使之

各食其力。寇至则授甲归屯，遥为声势，以相犄角；寇去

仍复其业，因以其暇，缮完虏所拆毁边墙、亭堡，以遏冲

突。如此，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，亦可以少息输馈矣。此

诚持久俟时之道，王师出于万全之长策也。

何谓行法以振威？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，张用济斩

于辕门；狄青之至广南也，陈曙戮于戏下；是以皆能振疲

散之卒，而摧方强之虏。今边臣之失机者，往往以计幸脱。

朝丧师于东陲，暮调守于西鄙，罚无所加，兵因纵弛。如

此，则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，而复为曲全之地也，彼亦何

惮而致其死力哉？夫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也。今总兵官之

头目，动以一二百计，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，则亦何

不可之有！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，即豪门之夤缘，皆以

权力而强委之也。彼且需求刻剥，骚扰道路；仗势以夺功，

无劳而冒赏；懈战士之心，兴边戎之怨。为总兵者且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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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权力以相后先，其委之也，敢以不受乎？其受之也，其

肯以不庇乎？苟戾于法，又敢斩之以殉乎？是将军之威，

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，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！臣愿陛下手

敕提督等官，发令之日，即以先所丧师者斩于辕门，以正

军法。而所谓头目之属，悉皆禁令发回，毋使渎扰侵冒，

以挠将权，则士卒奋励，军威振肃。克敌制胜，皆原于此。

不然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徒以虚国劳民，而亦无所用之也。

何谓敷恩以激怒？臣闻杀敌者，怒也。今师方失利，

士气消沮；三边之戍，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，则其宗族

亲戚也。今诚抚其疮痍，问其疾苦，恤其孤寡，振其空乏，

其死者皆无怨尤，则生者自宜感动。然后简其强壮，宣以

国恩，喻以虏仇，明以天伦，激以大义；悬赏以鼓其勇，

暴恶以深其怒；痛心疾首，日夜淬砺；务与之俱杀父兄之

仇，以报朝廷之德。则我之兵势日张，士气日奋，而区区

丑虏有不足破者矣。

何谓捐小以全大？臣闻之兵法曰：“将欲取之，必固

与之”；又曰：“佯北勿从，饵兵勿食”，皆捐小全大之

谓也。今虏势方张，我若按兵不动，彼必出锐以挑战；挑

战不已，则必设诈以致师，或捐弃牛马而伪逃，或掩匿精

悍以示弱，或诈溃而埋伏，或潜军而请和，是皆诱我以利

也。信而从之，则堕其计矣。然今边关守帅，人各有心；

虏情虚实，事难卒辩。当其挑诱之时，畜而不应，未免必

有剽掠之虞。一以为当救，一以为可邀，从之，则必陷于

危亡之地；不从，则又惧于坐视之诛。此王师之所以奔逐

疲劳，损失威重，而丑虏之所以得志也。今若恣其操纵，

许以便宜；其纵之也，不以其坐视；其捐之也，不以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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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。养威为愤，惟欲责以大成；而小小挫失，皆置不问。

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，此诚胜败存亡之机也。

何谓严守以乘弊？臣闻古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以待

敌之可胜。盖中国工于自守，而胡虏长于野战。今边卒新

破，虏势方剧，若复与之交战，是投其所长而以胜予敌也。

为今之计，惟宜婴城固守，远斥候以防奸，勤间谍以谋虏；

熟训练以用长，严号令以肃惰；而又频加犒享，使皆畜力

养锐。譬之积水，俟其盈满充溢，而后乘怒急决之，则其

势并力骤，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。昔李牧备边，日以牛酒

享士，士皆乐为一战，而牧屡抑止之；至其不可禁遏，而

始奋威并出，若不得已而后从之，是以一战而破强胡。今

我食既足，我威既盛，我怒既深，我师既逸，我守既坚，

我气既锐，则是周悉万全，而所谓不可胜者，既在于我矣。

由是，我足，则虑日以匮；我盛，则虏日以衰；我怒，则

虏日以曲；我逸，则虏日以劳；我坚，则虏日以虚；我锐，

则虏日以钝。索情较计，必将疲罢奔逃；然后用奇设伏，

悉师振旅，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；迎邀夹攻，首尾横

击。是乃以足当匮，以盛敌衰，以怒加曲，以逸击劳，以

坚破虚，以锐攻钝。所谓胜于万全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

失敌之败者也。

右臣所陈，非有奇特出人之见，固皆兵家之常谈，今

之为将者之所共见也。但今边关将帅，虽或知之而不能行，

类皆视为常谈，漫不加省。势有所轶，则委于无可奈何；

事惮烦难，则为因循苟且。是以玩习弛废，一至于此。陛

下不忽其微，乞敕兵部将臣所奏熟议可否，传行提督等官，

即为斟酌施行。毋使视为虚文，务欲责以实效，庶于军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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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有少补。臣不胜为国惓惓之至！

乞养病疏

十五年八月，时官刑部主事。

臣原籍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，由弘治十二年二甲进

士，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职，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

直隶、淮安等府会同各该巡按、御史审决重囚，已行遵奉

奏报外，切缘臣自去岁三月，忽患虚弱咳嗽之疾，剂灸交

攻，入秋稍愈。遽欲谢去药石，医师不可，以为病根既植，

当复萌芽。勉强服饮，颇亦臻效；及奉命南行，渐益平复。

遂以为无复他虑，竟废医言，捐弃药饵；冲冒风寒，恬无

顾忌，内耗外侵，旧患仍作。及事竣北上，行至扬州，转

增烦热，迁延三月，尪羸日甚。心虽恋阙，势不能前；追

诵医言，则既晚矣。先民有云：“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

苦口利于病。”臣之致此，则是不信医者逆耳之言，而畏

难苦口之药之过也。今虽悔之，其可能乎！

臣自惟田野竖儒，粗通章句；遭遇圣明，窃录部署。

未效答于涓埃，惧遂填于沟壑。蝼蚁之私，期得暂离职任，

投养幽闲，苟全余生，庶申初志。伏望圣恩垂悯，乞敕吏

部容臣暂归原籍就医调治。病痊之日，仍赴前项衙门办事，

以图补报。臣不胜迫切愿望之至！

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

正德元年，时官兵部主事

臣闻君仁则臣直。大舜之所以圣，以能隐恶而扬善也。

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，特敕

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。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，意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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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有触冒忌讳，上干雷霆之怒者。但铣等职居谏司，以言

为责；其言而善，自宜嘉纳施行；如其未善，亦宜包容隐

覆，以开忠谠之路。乃今赫然下令，远事拘囚，在陛下之

心，不过少示惩创，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，非果有

意怒绝之也。下民无知，妄生疑惧，臣切惜之！今在廷之

臣，莫不以此举为非宜，然而莫敢为陛下言者，岂其无忧

国爱君之心哉？惧陛下复以罪铣等者罪之，则非惟无补于

国事，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。然则自是而后，虽有上

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，陛下孰从而闻之？陛下聪明超绝，

苟念及此，宁不寒心！况今天时冻冱，万一差去官校督束

过严，铣等在道或致失所，遂填沟壑，使陛下有杀谏臣之

名，兴群臣纷纷之议，其时陛下必将追咎左右莫有言者，

则既晚矣。伏愿陛下追收前旨，使铣等仍旧供职；扩大公

无我之仁，明改过不吝之勇；圣德昭布远迩，人民胥悦，

岂不休哉！

臣又惟君者，元首也；臣者，耳目手足也。陛下思

耳目之不可使壅塞，手足之不可使痿痹，必将恻然而有所

不忍。臣承乏下僚，僭言实罪。伏睹陛下明旨有“政事得

失，许诸人直言无隐”之条，故敢昧死为陛下一言。伏惟

俯垂宥察，不胜干冒战栗之至！

自劾乞休疏

十年，时官鸿胪寺卿

臣由弘沼十二年进士，历任今职，盖叨位窃禄十有

六年，中间鳏旷之罪多矣。迩者朝廷举考察之典，拣汰群

僚。臣反顾内省，点检其平日，正合摈废之列。虽以阶资

稍崇，偶幸漏网，然其不职之罪，臣自知之，不敢重以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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陛下。况其气体素弱，近年以来，疾病交攻，非独才之不

堪，亦且力有不任。夫幸人之不知，而鼠窜苟免，臣之所

甚耻也；淑慝混淆，使勤惩之典不明，臣之所甚惧也。伏

惟陛下明烛其罪，以之为显罚，使天下晓然知不肖者之不

得以幸免，臣之愿，死且不朽。若从未灭，罢归田里，使

得自附于乞休之末，臣之大幸，亦死且不朽。臣不胜惶恐

待罪之至！

乞养病疏

十年八月

顷者臣以朝廷举行考察，自陈不职之状，席藁待罪，

其时臣疾已作。然不敢以疾请者，人臣鳏旷废职，自宜摈

逐以彰国法，疾非所言矣。陛下宽恩曲成，留使供职，臣

虽冥顽，亦宁不知感激自奋！及其壮齿，陈力就列，少效

犬马。然臣病侵气弱，力不能从其心。臣自往岁投窜荒夷，

往来道路，前后五战，蒙犯障雾；魑魅之兴游，蛊毒之与

处。其时虽未即死，而病势因仍，渐肌入骨，日以深积。

后值圣恩汪灭，掩瑕纳垢，复玷清班；收敛精魂，旋回光

泽；其实内病潜滋，外强中槁。顷来南都，寒暑失节，病

遂大作。且臣自幼失母，鞠于祖母岑，今年九十有六，耄

甚不可迎侍，日夜望臣一归为诀。臣之疾痛，抱此苦怀，

万无生理。陛下至仁天覆，惟恐一物不遂其生。伏乞放臣

暂回田里，就医调治，使得目见祖母之终，臣虽殒越下土，

永衔犬马帷盖之恩！倘得因是苟延残喘，复为完人，臣齿

未甚衰暮，犹有图效之日。臣不胜恳切愿望之至！

谏迎佛疏 稿具未上

臣自七月以来，切见道路流传之言，以为陛下遣使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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夷，远迎佛教，郡臣纷纷进谏，皆斥而不纳。臣始闻不信，

既知其实，然独窃喜幸，以为此乃陛下圣智之开明，善端

之萌蘖。郡臣之谏，虽亦出于忠爱至情，然而未能推原陛

下此念之所从起。是乃为善之端，作圣之本，正当将顺扩

充，逆流求原。而乃狃于世儒崇正之说，徒尔纷争力沮，

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，忽而不省矣。愚臣之见独异于

是，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。诚使陛下好佛之心

果已真切恳至，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，不但好其末而

必务求其本，则尧、舜之圣可至，三代之盛可复矣。岂非

天下之幸，宗社之福哉！臣请为陛下言其好佛之实。

陛下聪明圣知，昔者青宫，固已播传四海。即位以来，

偶值多故，未暇讲求五帝、三王神圣之道。虽或时御经筵，

儒臣进说，不过日袭故事，就文敷衍。立谈之间，岂能遽

有所开发陛下听之，以为圣贤之道不过如此，则亦有何可

乐？故渐移志于骑射之能，纵观于游心之乐。盖亦无所用

其聪明，施其才力，而偶托寄于此。陛下聪明，岂固遂安

于是，而不知此等皆无益有损之事也哉？驰逐困惫之余，

夜气清明之际，固将厌倦日生，悔悟日切。而左右前后又

莫有以神圣之道为陛下言者，故遂远思西方佛氏之教，以

为其道能使人清心绝欲，求全性命，以出离生死；又能慈

悲普爱，济度群生，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。今灾害日兴，

盗贼日炽，财力日竭，天下之民困苦已极。使诚身得佛氏

之道而拯救之，岂徒息精养气，保全性命？岂徒一身之

乐？将天下万民之困苦，亦可因是而苏息！故遂特降纶音，

发币遣使，不惮数万里之遥，不爱数万金之费，不惜数万

生灵之困毙，不厌数年往返之迟久，远迎学佛之徒。是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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陛下思欲一洗旧习之非，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。陛下

试以臣言反而思之，陛下之心，岂不如此乎？然则圣知之

开明，善端之萌蘖者，亦岂过为谀言以佞陛下哉！陛下好

佛之心诚至，则臣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，毋好其末而务

求其本。陛下诚欲得其实而求其本，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

圣人，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。此又非臣之苟为游说之谈

以诳陛下，臣又请得而备言之。

夫佛者，夷狄之圣人；圣人者，中国之佛也。在彼夷

狄，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；在我中国，自当用圣人

之道以参赞化育，犹行陆者必用车马，渡海者必以舟航。

今居中国而师佛教，是犹以车马渡海，虽使造父为御，王

良为右，非但不能利涉，必且有沈溺之患。夫车马本致远

之具，岂不利器乎？然而用非其地，则技无所施。陛下若

谓佛氏之道虽不可以平治天下，或亦可以脱离一身之生

死；虽不可以参赞化育，而时亦可以导群品之嚣顽；就此

二说，亦复不过得吾圣人之余绪。陛下不信，则臣请比而

论之。臣亦切尝学佛，最所尊信，自谓悟得其蕴奥。后乃

窥见圣道之大，始遂弃置其说。臣请毋言其短，言其长者。

夫西方之佛，以释迦为最；中国之圣人，以尧、舜为最。

臣请以释迦与尧、舜比而论之。夫世之最所崇慕释迦者，

慕尚于脱离生死，超然独存于世。今佛氏之书具载始末，

谓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，寿八十二岁而没，则其寿亦诚

可谓高矣；然舜年百有十岁，尧年一百二十岁，其寿比之

释迦则又高也。佛能慈悲施舍，不惜头目脑髓以救人之急

难，则其仁爱及物，亦诚可谓至矣；然必苦行于雪山，奔

走于道路，而后能有所济。若尧、舜则端拱无为，而天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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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得其所。惟“克明峻德，以亲九族”，则九族既睦；平

章百姓，则百姓昭明；协和万邦，则黎民于变时雍；极而

至于上下草木鸟兽，无不咸若。其仁爱及物，比之释迦则

又至也。佛能方便说法，开悟群迷，戒人之酒，止人之杀，

去人之贪，绝人之嗔，其神通妙用，亦诚可谓大矣，然必

耳提面诲而后能。若在尧、舜，则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

其至诚所运，自然不言而信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盖“与

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

吉凶”，其神化无方而妙用无体，比之释迦则又大也。若

乃诅咒变幻，眩怪捏妖，以欺惑愚冥，是故佛氏之所深排

极诋，谓之外道邪魔，正与佛道相反者。不应好佛而乃好

其所相反，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诋者也。陛下若以尧、舜既

没，必欲求之于彼，则释迦之亡亦已久矣；若谓彼中学佛

之徒能传释迦之道，则吾中国之大，顾岂无人能传尧、舜

之道者乎？陛下未之求耳。陛下试求大臣之中，苟其能明

尧、舜之道者，日日与之推求讲究，乃必有能明神圣之道，

致陛下于尧、舜之域者矣。故臣以为陛下好佛之心诚至，

则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，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；务得其

实而求其本，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，毋求诸夷狄而求

诸中国者，果非妄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者矣。

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圣人，以求释迦之诚而求诸

尧、舜之道，则不必涉数万里之遥，而西方极乐，只在目

前；则不必縻数万之费，毙数万之命，历数年之久，而一

尘不动，弹指之间，可以立跻圣地；神通妙用，随形随足。

此又非臣之缪为大言以欺陛下；必欲讨究其说，则皆凿凿

可证之言。孔子云：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“一日克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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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礼，而天下归仁。”孟轲云：“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”，

岂欺我哉？陛下反而思之，又试以询之大臣，询之群臣。

果臣言出于虚缪，则甘受欺妄之戮。

臣不知讳忌，伏见陛下善心之萌，不觉踊跃喜幸，辄

进其将顺扩充之说。惟陛下垂察，则宗社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万世幸甚！臣不胜祝望恳切殒越之至！专差舍人某具疏奏

上以闻。

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

十一年十月，时升南赣佥都御史。

臣原任南京鸿胪寺卿，去岁四月尝以不职自劾求退，

后至八月，又以旧疾交作，复乞天恩赦回调理，皆未蒙准

允。黾勉尸素，因循日月，至今年九月十四日，忽接吏部

咨文，蒙恩升授前职。闻命惊惶感泣之余，莫知攸措。窃

念臣才本庸劣，性复迂疏，兼以疾病多端，气体羸弱，待

罪鸿胪闲散之地，犹惧不称；况兹巡抚重任，其将何才以

堪！夫因才器使，朝廷之大政也；量力受任，人臣之大分

也。膴仕显官，臣心岂独不愿？一时贪幸苟受，后至溃政

偾事，臣一身戮辱，亦奚足惜！其如陛下之事何？况臣疾

病未已，精力益衰，平居无事，尚尔奄奄；军旅驱驰，岂

复堪任！臣在少年，粗心浮气，狂诞自居；自后涉渐历久，

稍知惭沮；逮今思之，悔创靡及。人或未考其实，臣之自

知，则既审矣，又何敢崇饰旧恶，以误国事？伏愿陛下念

朝廷之大政不可轻，地方之重寄不可苟；体物情之有短长，

悯凡愚之所不逮；别选贤能，委以兹任。悯臣之愚，不加

谪逐，容令仍以鸿胪寺卿退归田里，以免负乖之诛。臣虽

颠殒，敢忘衔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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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自幼失慈，鞠于祖母岑，今年九十有七，旦暮思

臣一见为诀。去岁乞体，虽迫疾病，实亦因此。臣敢辄以

蝼蚁苦切之情控于陛下，冀得便道先归省视岑疾，少伸反

哺之私，以俟矜允之命。臣衷情迫切，不自知其触昧条宪。

臣不胜受恩感激，渎冒战惧，哀恳祈望之至！

谢恩疏

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

臣原任南京鸿胪寺卿，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，准

吏部咨为缺官事，该部题：“奉圣旨，王守仁升都察院左

佥都御史，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等处地方，写敕与他。钦

此。钦遵。”臣自以菲才多病，惧不胜任，以致偾事，当

具本乞恩辞免，容令原职致仕。随于十月二十四日节该钦

奉敕谕：“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、赣州，福建汀州、漳州，

广东南雄、韶州、惠州、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。抚安

军民，修理城池，禁革奸弊。一应地方贼情、军马、钱粮

事宜，小则径自区画，大则奏请定夺。钦此。”钦遵外，

十一月十四日续准兵部咨，为紧急贼情事，内开都御史文

森迁延误事。见奉敕书切责：“乃敢托疾避难，奏回养病。

见今盗贼劫掠，民遭荼毒。万一王守仁因见地方有事，假

托辞免，不无愈加误事？”该本部题：“奉圣旨，既地方

有事，王守仁着上紧去，不许辞避迟误，钦此。”闻报忧

惭，不遑宁处。一面扶疾候旨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，于十

二月初二日复准吏部咨：“该臣奏为乞思辞免新任仍照旧

职致仕事，奏奉圣旨：王守仁不准休致。南、赣地方见今

多事，着上紧前去，用心巡抚，钦此。”备咨到臣，感恩

惧罪之余，不敢冒昧复请。随于本月初三日起程，至次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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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十六日，已抵赣州接管巡抚外，伏念臣气体羸弱，质

性迂疏，聊为口耳之学，本非折冲之才。鸿胪闲散，尚以

疾病而不堪；巡抚繁难，岂其精力之可任！但前官以辞疾

招议，适踵效尤之嫌；而圣旨以多事为言，恐蹈避难之罪。

遂尔冒于负乘，不暇虚于覆餗。龟勉莅事，忽已逾旬。受

恩思效，每废寝食。顾兵粮耗竭之余，加之以师旅，而盗

贼残破之后，方苦于疮痍。尚尔一筹之未展，敢云期月而

可观？况炎毒旧侵，惧复中于瘴疠，尫衰日积，忧不任于

驱驰。心有余而才不逮，足欲进而力不前；徒切感恩之报，

莫申效死之诚。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，竭砥砺于己；尽

其力之所可为，付利钝于天。亮无补于河岳，亦少至其涓

埃。稍俟狐鼠巢穴之平，终遂麋鹿山林之请。臣不胜受恩

感激！

给由疏

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

臣见年四十六岁，系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民籍，由进

士，弘治十三年二月内除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。弘治十

五年八月内告回原籍养病。弘治十七年七月内病痊赴部，

改除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。正德元年十二月内为宥言官去

权奸以彰圣德事，蒙恩降授贵州龙场驿驿丞。正德五年三

月内蒙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；本年十月内升南京刑部

四川清吏司主事。正德六年正月内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

事；本年十月内升本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。正德七年三月

内升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；本年十二月初八日，蒙升南京

太仆寺少卿，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，至正德九年四

月二十一日止，历俸六个月。本日到任吏部扎付，蒙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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